第八章  宗教意識之新適應

第一節  佛菩薩的仰信

第一項  十方佛菩薩的出現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釋如永編2001/11/25
一、（p.463~463）大乘佛法的興起，與十方現在的多佛多菩薩，是不可分的：
（一）、起初：由於釋尊的入滅，佛弟子出於崇信懷念的心情，傳出有關釋尊的「本生」、「譬喻」、「因緣」。
（二）、後來：十方現在佛的信仰流行起來，因而又傳出了有關十方現在佛的「本生」、「譬喻」與「因緣」。

 ※大乘法開始流行，即表現出佛菩薩有不同的「本生」、「譬喻」與「因緣」，也有不同的名字。這是表示佛與菩薩特有的勝德，菩薩修行的獨到法門，也表示了利益眾生所特有的方便。

二、（p.463~464）初期的大乘經，有現在（或過去）佛與菩薩的名字：如：阿彌陀佛、文殊師利
、觀世音菩薩，為家喻戶曉的佛菩薩。

※對初期大乘的重要佛菩薩，不一定能有確定的結論，但基於深遠的傳說，適合一般宗教的需要，才能成為眾所共知的佛菩薩，是可以確信無疑的。

三、（p. 464~465）與大乘法主（釋迦如來），共同參與說法及問答之聖者們：

（一）、原始佛教：

    A．《般若經》：是須菩提等聲聞聖者，及彌勒、帝釋。

B．《大阿彌陀經》：是阿難、（阿逸多即彌勒）。

C．《舍利弗悔過經》：是舍利弗等。

  （二）、大乘佛教：

A．其後行者：譬如：文殊、維摩詰、賢護、等菩薩出現。

※小結：1．著名的佛與菩薩，應有深遠的傳說淵源。到底淵源於什麼？或推論為受到西方神話的影響；或從印度固有的宗教文化去探求；或從佛教自身去摸索，每每能言之成理。

2．我的理解與信念：大乘佛法到底是佛法的；大乘初期的佛菩薩，主要是依佛法自身的理念或傳說而開展，適應印度神教的文化而與印度文化相關涉。佛法流行於印度西北方的，也可能與西方的傳說相融合。

3．初期大乘的佛與菩薩，主要是依佛教自身的發展而表現出來，所以大乘法中著名的佛菩薩，即使受到印度神教或西方的影響，到底與神教的並不相同。
第二項  文殊師利‧普賢‧毘盧遮那

一、（p.465）何謂「華嚴三聖」：

（一）、文殊師利：或譯為「曼殊室利」，「濡首」，「妙吉祥」。

（二）、三曼陀跋陀羅：或譯為「普賢」，「遍吉」。

（三）、盧遮那佛：舊譯作「盧舍那佛」。

二、（p.465~466）佛教傳說中的一佛與二大菩薩：

（一）、舊代傳說：大智文殊、大行普賢──二菩薩，是毘盧遮那佛的「二大脅侍」。

（二）、原始佛教：智慧第一舍利弗，神通第一大目犍連，是釋迦佛的「挾侍」，※以上兩項，似乎有共同之處。

（三）、天上弟子：梵王與帝釋
，成為左右的二大弟子。

※人間二大弟子，融合於天上的二大弟子，表現為毘盧遮那佛的二大弟子──文殊與普賢。
三、（p.466~467）「文殊」、「普賢」與「師」、「象」的傳說：

◎文殊乘青師，普賢乘白象
，為中國佛教的普遍傳說

（一）、與人間二大弟子有關的傳說：

A．舍利弗與師子的傳說：《雜阿含經》卷14（大正2，95c）舍利弗自稱：

「正使世尊一日一夜，乃至七夜，異句異味問斯義者，我亦悉能乃至七夜，以異句異味而解說之時。有異比丘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世尊！尊者舍利弗作奇特未曾有說，於大眾中一向師子吼言。我於世尊初問都不能辯，乃至三問默然無答」。舍利弗就「在佛前而師子吼」，自己毫無輕慢的意思。

B．目犍連與白象的傳說：《發智論》卷19（大正26，1021c~1022a）：

「尊者大目乾連言：具壽！我自憶住無所有處定，聞曼陀枳尼池側，有眾多龍象哮吼等聲」。這一傳說
，目乾連不但曾因聽見龍象哮吼，引起佛弟子間的疑難，隨佛去滿富城時，目乾連也是化一隻六牙白象，坐著從空中飛去。

C．二大弟子與師、象之間的關係：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162（大正27，821b）所說：

     「舍利子般涅槃時，入師子奮迅等至。大目揵連般涅槃時，入香象嚬呻等至」。「舍利弗」與「大目犍連」二位，依止這師子奮迅、香象嚬呻定而入涅槃，「文殊」與「普賢」二大士，也就坐著師、象而出現人間了。    
四、（p.467~468）「文殊」與「舍利弗」的關係，還有三點：

  （一）、文殊與舍利弗被稱為「法王子」：如《雜阿含經》
卷45（大正2，330a~b）所說：「佛告舍利弗……汝今如是為我長子，鄰受灌頂而未灌頂，住於儀法（學佛威儀位），我所應轉法輪，汝亦隨轉」。舍利弗為法王長子，與大乘的「文殊師利法王子」，明顯的有著共同性。

（二）、文殊與舍利弗同是「摩竭陀」國人：如《佛說文殊師利般涅槃經》（大正14，480c）云：「此文殊師利，有大慈悲，生於此國多羅聚落，……於我所出家學道」。而「舍利弗」是「摩竭陀」的「那羅」聚落人。

  （三）、「舍利弗」教化比丘們與「文殊」宣揚大乘法皆是「以正見為導御」：

      A．《中阿含經》卷7（大正1，467b）說：「舍梨子比丘，能以正見為導御也。目乾連比丘，能令立於最上真際，謂究竟漏盡。舍梨子比丘生諸梵行，猶如生母；目連比丘長養諸梵行，猶如養母」。
      B．《放缽經》（大正15，451a）說：「今我得（成）佛，……皆文殊師利之恩，本是我師。前過去無央數諸佛，皆是文殊師利弟子；當來者亦是其威神恩力所致。譬如世間小兒有父母，文殊者佛道中父母也」。

※小結：1．聲聞道的始終次第：舍利弗教人得正見，入佛法；目犍連護育長養，      使比丘們究竟解脫。

        2．菩薩道的始終歷程：在《入法界品》中，善財童子從文殊發菩提心，此後參學修行，末了見普賢菩薩，入普賢行願而圓滿。

五、（p.468~471）天上的「梵王、帝釋」與「文殊、普賢」二大菩薩的關係：

（一）、「梵王」與「文殊」：

A．「梵天王」的示現色相：如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129（大正27，670c）說：「尊者馬勝遂發誠心，願大梵王於此眾現！應時大梵即放光明，便自化身為童子像，首分五頂，形貌端嚴，在梵眾中，隨光而現」。《毘婆沙論》所引述的，是《長阿含經》的＜堅固經＞。南傳略說「常童形梵天」
。說偈讚歎釋尊的常童子，就是這位梵天的化相（《大智度論》稱之為「鳩摩羅天
」）。

        B．五髻文殊相：文殊是被稱為童子的。在文殊像中，雖有一髻的，沒有髻的，但五髻是最一般的。大乘經中，平等法性的闡揚者，主要的是文殊師利。

※總之，「文殊師利」與「常童子」，是大有關係的。

    （二）、「普賢」與「帝釋」：

◎普賢坐的六牙白象，與帝釋坐的六牙白象，恰好一致。普賢坐的六牙白象，如《法華經》的（普賢菩薩勸發品），及《觀普賢菩薩經》，有詳備的敘述，這當然經過了大乘的表現。

A．「帝釋」：初期經律中，那位特別護持釋尊的夜叉，或稱金剛力士，也是執金剛神之一。帝釋自身，其實也是夜叉。從佛教傳說來看，帝釋是天龍部，特別是夜叉群的王。帝釋這一特色，被菩薩化而成為後期密法的住持者。

B．「普賢菩薩」：推重普賢菩薩的《華嚴經》，如＜世主妙嚴品＞、＜入法界品＞，天神而是菩薩的，已非常的多。普賢菩薩的特性，是深受帝釋影響的！

六、（p.471~472）「毘盧遮那」，或譯作「盧舍那」：

（一）、人間的「釋迦」，與功德圓滿的「毘盧遮那」，只是一佛：

    A．《華嚴經》說：「或稱悉達，……或稱釋迦牟尼，……或稱盧舍那，或稱瞿曇，或稱大沙門」。

（二）、功德究竟圓滿的「毘盧遮那佛」，與「色究竟天」相當：

      A．《華嚴經》卷27（大正9，574c）說：「住是地，多作摩醯首羅天王」。第十地──受灌頂成佛的菩薩，

      B．《十地經論》卷1（大正26，125c）說：「現報利益，受佛位故。後報利益，摩醯首羅智處生故」。

※摩醯首羅，是「大自在」的意義。十地菩薩生於色究竟天上，摩醯首羅智處（如兜率天上別有兜率淨土） ，然後究竟成佛，「最後生處」到底與摩醯首羅天相當，這是色相最究竟圓滿的地方。在這裡究竟成佛，人間成佛的意義消失了！
※小結： 1．「梵王」為主，融攝「舍利弗」的德性，形成「文殊師利」。「帝釋」為主，融攝「大目犍連」的德性，成為「普賢」。人間、天上的二大脅侍，成為二大菩薩；二大脅侍間的「釋迦佛」，就成為「毘盧遮那」。       

2．總之，華嚴三聖，髣（弗）世間的帝釋、梵天、大自在天，而又超越帝釋、梵天、大自在天。一佛二菩薩，仍依固有經律中的帝釋、梵王而形成，與印度神教的三天──大自在天、毘溼笯天、梵天的體系不同。
第三項  阿（門＋众）‧阿彌陀‧大目

◎「阿（門＋众）佛」，是他方佛之一，在初期大乘佛法中，有極重要的地位。從「阿（門＋众）佛」的因位發願，及實現淨土的特徵，可以明白的看到了，釋尊時代一位聖者的形像。

一、（p.474~477）阿（門＋众）佛的本願與淨土，有什麼特色？

  （一）．「阿（門＋众）」比丘立下不起瞋恚的誓願：據《阿（門＋众）佛國經》說：有位比丘聽了大目如來對他說法，當下就發真實誓言說：「我從今以往，發無上正真道意。……當令無諛諂，所語至誠，所言無異。唯！天中天！我發是薩芸若意，審如是願為無上正真道者，若於一切人民、蜎飛蠕動之類，起是瞋恚，……乃至成最正覺，我為欺是諸佛世尊」！阿（門＋众）是無瞋恚、無忿怒的意思。也可解說為：不為瞋恚所動，所以或譯為「不動」。阿（門＋众）菩薩所發的大願，當然還多，而不起瞋恚──於一切眾生起慈悲心，是菩薩道的根本願，所以立名為「阿（門＋众）」。

  （二）．阿（門＋众）菩薩的意願：認為女人何必轉為男人？只要解免女人身體及生產所有的苦痛，女人還是女人，在世間，論修證，有什麼不如男子呢！如在《阿（門＋众）佛國經》阿（門＋众）菩薩的誓願中，所說：「世間母人有諸惡露。我成最正覺時，我佛剎中母人有諸惡露者，我為欺是諸佛世尊」
。等到成佛時，「阿（門＋众）佛剎女人，妊身產時，身不疲極，意不念疲極，但念安隱。亦無有苦，其女人一切亦無有諸苦，亦無有臭處惡露。舍利弗！是為阿（門＋众）如來昔時願所致」
。

  （三）．阿（門＋众）菩薩的願行，與釋尊時代的鴦掘摩，非常類似：釋尊有一次要鴦掘摩以真實誓言，解除產婦的苦痛
。如《中部》（八六）《鴦掘摩經》（南傳一一上‧一三九）說：「婦人！我得聖生以來，不故意奪生類命。若是真實語者，汝平安，得平安生產」！鴦掘摩的真實誓言──從佛法新生以來，不曾故意傷害眾生的生命。就這樣，妊婦得到了平安。這與阿（門＋众）菩薩的真實誓願，「妊身產時，……無有諸苦」，可說完全一致。 

※小結：阿（門＋众）的願行與淨土，是從不起一念瞋恚傷害心而來。釋尊的感化鴦掘摩，真可說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」，這是佛教最著名的故事。人間的普遍願望，而表現在鴦掘摩身上。這種類的共同願望，深化而具體表現出來，就成為大乘經中，阿（門＋众）菩薩與阿（門＋众）淨土的特徵。

◎初期大乘的著名佛土，東方阿（門＋众）佛土外，要推西方的阿彌陀佛土。阿彌陀佛出現的時代，要比阿（門＋众）佛遲些。在大乘佛教中，阿彌陀有重要的地位。阿彌陀佛發願，成就淨土以及往生的經典，以大本《阿彌陀經》為主。這又有多種譯本，大要可分二十四願本、四十八願本，以二十四願本為古本。

二、（p.477~481）「曇無迦」－－「法藏比丘」聽「世自在王佛」出世說法，發成就佛果的誓願：

（一）．「法藏比丘」的根本意願：如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上（大正12，300c──301a）說：「令我後作佛時，於八方上下諸無央數佛中最尊。……都勝諸佛國」。 法藏比丘的願望，是在十方佛土中，自己的淨土，最勝最妙；在十方無央數佛中，阿彌陀佛第一
。願力的特徵，是勝過一切佛，勝過一切淨土。
（二）．「法藏比丘」發願，成立一最妙的國土，以淨土來化度眾生。以他方無量佛、無量佛土為前提，約出現於大乘興起以後：

A．最初時代：起初，在菩薩歷劫修行的思想下，傳出無量「本生」與「譬喻」，都是釋尊過去生中的事跡。菩薩所親近的佛，從七佛而向前推，成立十四佛、二十四佛──佛佛的次第相續；佛的身量、光明與壽量，是各各不同的。

B．部派時代：「大眾部」傳出十方佛說，同時有多佛出世，於是又有他方佛、他方佛土的傳出。傳說是從多方面傳出的，在不同的傳出者，都覺得這一佛土與佛，比起現實人間的佛土，是極其勝妙的。但在多數佛與多數佛土的彼此對比下，發現了他方諸佛的身量、壽量、光明，是彼此差別不同的。佛土的清淨莊嚴，傳說的也並不相同。傳說中的差別情況，就是「安達羅派」佛身有優劣的思想根源。

C．大乘時代：他方佛土的清淨莊嚴，繼承傳說，也就差別不同。對於這一差別現象，或者基於「佛佛平等」的一貫理念，認為究竟的佛與佛土，是不可能差別的。佛身與佛土的差別，不過為了適應眾生的根機（應化）而已。

D．拜一神教：如從適應印度宗教文化的觀點來說，阿彌陀佛本生──法藏比丘發願，成就淨土，化度一切眾生，是深受「拜一神教」的影響；在精神上，與「佛佛平等」說不同。

（三）、在宗教思想中，從神話而來的太陽，被融攝於無量光明的阿彌陀佛：在佛法適應神教的意義上，有了融合的傾向。在光明中，應推太陽為第一，如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下（大正12，316b~c）說：「西向拜，當日所沒處，為彌陀佛作禮，以頭腦著地言：南無阿彌陀三耶三佛檀」！阿彌陀在西方，所以向落日處禮拜。想像中的彼土，卻是無限光明。比對現實世間的苦難，激發出崇仰彼土，極樂世界的福樂，而求生彼土。

※小結：總之，阿彌陀佛及其淨土，是面對他方佛與佛土的種種差別，與拜一神教的思想相呼應，而出現諸佛之雄，最完善國土的願望。以日光的照明彼土，反顯此土的苦難，而引發往生的救濟思想：這是阿彌陀佛本生──法藏比丘發願的真實意義。阿彌陀佛國土的傳布，引起佛教界的不同反應，於是有更多的阿彌陀佛本生的傳出，表示對阿彌陀佛淨土的見解。

三、（p.481~482）「大目如來」可推定為盧遮那：

  （一）．「大目」，唐譯《不動如來會》作「廣目」：大目或廣目的原語，雖沒有確定，但可推定為「盧遮那」。毘vi是「最高顯」的，盧遮（舍）那Rocana是「廣眼藏」的意思，廣眼就是「廣目」或「大目」。阿（門＋众）與阿彌陀，都出於大目，可說都是「毘盧遮那」所流出的。

※總結：阿（門＋众）佛土與阿彌陀佛土，為初期大乘的東西二大淨土。一經傳布出來，必然要引起教界的反應，於是有更多的本生傳說出來。如上面說到：《阿（門＋众）佛國經》說：當時阿（門＋众）菩薩，是從「大目如來」聽法而發願的。《阿彌陀經》說法藏比丘從世自在王佛發心，而《賢劫經》說：「淨福報眾音王子」，從「無量德辯幢英變音法師」聽法。「淨福報眾音王子」是「阿彌陀佛」前身，「無量德辯幢英變音法師」，是「大目如來」前身。「阿彌陀佛」也以「大目如來」為師，與「阿（門＋众）佛」一樣。這一本生，是從互相為師弟的關係，進一步而達到了共同的根源。

※「阿（門＋众）佛」與「阿彌陀佛」，有互為師弟的意義。二佛都出於大目如來，那是以釋尊究竟的佛德為本，方便設化，出現東西淨土。古代的本生話，是直覺到這些意義，而表示於本生話中的。

第四項  觀世音

◎「觀世音」，或譯為觀自在，是以大悲救濟苦難著名的菩薩。然從佛教的立場來說，這不外乎釋尊大悲救世的世俗適應。

一、觀世音的來源，有二種說法：

（一）、或以為基於「波斯」的女性水神。

（二）、或以為是希臘的「阿波羅神」，與印度「溼婆（自在）神」的混合。

二、「觀世音」所住的聖地在那裏呢？
  （一）、觀世音所住的聖地，漢譯作「補陀洛」、「補陀洛迦」等：傳說在南印度，如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68（大正10，366c）說：「於此南方，有山名補怛洛迦，彼有菩薩，名觀自在。……見其西面巖谷之中，……觀自在菩薩於金剛寶石上，結跏趺坐」。這與晉譯《華嚴經》所說相同，但作「光明山」
。在佛教所傳，古代確有名為「補多洛」或「補多羅迦」的，這應該就是觀世音菩薩聖地的來源。

  （二）、古代王統成立的傳說：

A．釋迦族的來源：「大天王」王統以後，有姓瞿曇的「善生王」，以後有「甘蔗種」，都住在補多羅城，就是釋迦族的來源。這一傳說的譜系，雖不完全統一，但在傳說的王統住地中，有「補多羅」，卻是一致的

      B．傳說的名稱不統一，主要為方言的變化：。傳說的十大王統中，有阿波──「阿溼波」，或作「阿葉摩」，也就是七國中的；首府與傳說中的「褒怛那」、「補多羅」相當。「阿溼波」的「補多落迦」，與觀世音的聖地，完全相合。

      C．釋尊的時代，傳說「阿溼波」是在東方的：《正法念處經》說到東方地區，有毘提醯河與安輸摩河。又說：「橋薩羅」屬有六國：橋薩羅、鴦伽、毘提醯、安輸、迦尸、金蒲羅。金蒲羅所在不明，其餘的都在恆曲以東的東方。安輸摩與安輸，就是阿溼波（或譯阿葉摩）。又釋尊的時代，確有名為阿溼波的，如《中阿含經》卷48《馬邑經》（大正1，724c、725c）說：「佛遊鴦騎國，與大比丘眾俱，往至馬邑，住馬林寺」。    馬邑，就是「阿溼波邑」。佛世是屬於央伽的；與《正法念處經》的東方相合。「阿溼波」的，雖不能確指，而屬於東方，是可以確定的。

D．南方或他方的傳說：古代的地名，年代久了，不免傳說紛歧，或與神話相結合。如迦陵伽的檀特補羅，蘇尾囉的勞鹿迦。所以古代阿溼波的「補多羅」、「補多落迦」，傳說為觀世音菩薩的聖地──補怛洛迦，傳說到南方或他方，是非常可能的。

三、觀世音救世的方便，是受了印度教「毘溼笯」的影響，這是可能的，但受影響最早的是《長阿含經》卷3，《遊行經》（大正1，16b~c）說：
   「阿難！世有八眾。何謂八？一曰剎利眾，二曰婆羅門眾，三曰居士眾，四曰沙門眾；五曰四天王眾，六曰忉利天眾，七曰魔眾，八曰梵天眾。我自憶念，昔者往來，與剎利眾坐起言語，不可稱數。以精進定力，在所能現。彼有好色，我色勝彼。彼有妙聲，我聲勝彼。……阿難！我廣為說法，示教利喜已，即於彼沒，彼不知我是天是人。如是至梵天眾，往反無數，廣為說法，而莫知我誰。……如是微妙希有之法，阿難！甚奇甚特，未曾有也」！八眾，是人四眾，天四眾，該括了佛所教化的一切。

※觀世音三十二現身，比八眾要分類詳細些，但總不出人天八眾以外。所以觀世音菩薩救世的方便──「應以何身而得度者，即現何身而為說法」，是繼承通俗教化中，釋尊的「普入八眾」而來的。

四、「大悲觀世音」的特德與「世尊」的不共功德，完全相同：佛的大悲是怎樣的呢？如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》卷2（大正24，211b）說：「世尊法爾於一切時觀察眾生，無不聞見，無不知者。恆起大悲，饒益一切。……晝夜六時，常以佛眼觀諸世間，於善根處，誰增誰減？誰遭苦厄？誰向惡趣？誰陷欲泥？誰能受化？作何方便拔濟令出」！在早期佛教中，大悲是佛所有的不共功德。十力，四無所畏，大悲，三不護，總為佛十八不共法。「大悲觀世（間眾生）」的，是佛的不共功德。普入八眾，現身說法的，也是佛的甚希有法。

五、「觀世音」，或譯「觀自在」，梵音之方言有些微不同，產生南、北方之差異：

（一）、玄應（西元七世紀）《一切經音義》卷五（望月大辭典八０一上）說：「舊譯觀世音，或言光世音，並訛。又尋天竺多羅葉本，皆云舍婆羅，則譯為自在。雪山以來經本，皆云娑婆羅，則譯為音。當以舍、娑兩聲相近，遂致訛失」。玄應以為：譯為觀自在，是正確的；譯為觀世音，是訛傳的。然從所說的天竺本，雪山以來──北方本的不同而論，顯然是方言的不同。

  （二）、南方的翻譯：《華嚴經》的＜入法界品＞，是從南方來的，譯為「觀自在」。

  （三）、北方的翻譯：早期大乘──盛行於北方的，如《阿彌陀經》、《法華經》等，作「觀世音」。

※「觀世音菩薩」的信仰，到底先起於南方，還是北方？起初是「舍婆羅」，還是「娑婆羅」呢？這是不能以後代的梵本來決定的。

※ 總結：「觀世音菩薩」的大悲救苦，如確定為從釋尊大悲，於一切時觀察世間
眾生而來，那末「觀世音」才是原始的本意？

�《舍利弗問經》（大正24，902c）在大眾部，早已有了文殊菩薩的信仰。


� 世尊在中間，梵王與帝釋在左右，從忉利天下來的傳說：如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》卷29（大正24，347a）。《高僧法顯傳》（大正51，859c）。《大唐西域記》卷4（大正51，893a~b）等，都有同樣的記載。


�《陀羅尼集經》卷1（大正18，790a~b）。


� 參閱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卷10（大正23，680a~b）。


�《相應部》＜婆耆沙長老相應＞（南傳12．330）。


�《長部》（19）《大典尊經》（南傳7．239）。《長部》（18）《闍尼沙經》（南傳7．217）。


�《大智度論》卷2（大正25，73a）。


� 《阿（門＋众）佛國經》卷上（大正11，753a）。


� 《阿（門＋众）佛國經》卷上（大正11，756b）。


�《雜阿含經》卷38，所載教化「鴦掘摩」事，與南傳大致相同，但沒有誓言救濟產難的事（大正2，281a~b）。


�「阿彌陀佛」，是無量佛中的最上佛──「諸佛中之王」。如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上（大正12，302b──303a）說：「阿彌陀佛光明，最尊、第一、無比，諸佛光明皆所不及也。……諸佛光明中之極明也！……諸佛中之王也」！的發願成就淨土，也是這樣。


�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51，（大正9，718a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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